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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风光固然无限美好，春节期间的百人旅行团更是对这里的风

光赞不绝口，但相关的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不少人担心这么多人来到南

极，是否会对南极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驻地的科学考察站是否会因为

游客的到访而影响到日常的科学考察工作？

“我们怕的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游客或者一些年轻的游客行动上一

旦失控，会出现一些意外的人身伤害或者事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站

上的救援资源非常有限。”国家海洋局极地办主任曲探宙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坦言，“同时本身伤员需要有人照顾，对他救助的药品需要提供，伤

员和救助人员的住宿、饮食也需要有人来协助，可是我们站上没有专门

的服务人员，他们都是科考人员和管理人员。所以会对长城站的管理

和运行秩序带来影响。”

曲探宙同时表示：“长城站的食品包括饮水、油料都是按照考察队

员的需求来进行配置的，如果大量消耗在这种非考察应用的范围内，会

影响运行。”

事实上，据曲探宙介绍，每年南极的夏季，长城站都会成为游客必

到的“景点”：“近两三年，来南极的游客大量增加。据去年在长城站越

冬的人员统计，来我们站上旅游的人员达到了 1600 多人次。由于‘到

访’者很多都是不请自来，让站里有些为难。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涌

入，完全打乱了长城站正常的考察活动。”

据科学家介绍，南极洲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污染的大陆，南极洲原始

的自然环境，为科学家进行气象，冰川、地质、海洋、生物等学科的科学

研究提供了最广阔的天然实验室。因此相关负责人也呼吁：南极旅游

尚属新鲜的线路，旅游组织需要明确的权责，环保意识也有待加强和规

范；同时，游客的安全风险也必须考虑之内。极地虽美好，涉足需谨慎。

科考站的“苦衷”
越来越多的游客打乱了正常的考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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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提到企鹅，首先会想到南极，而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古生物

学专业博士生恩特介绍，事实上真正在南极生活的企鹅只有四种：帝企

鹅、巴布亚企鹅、南极企鹅和阿德利企鹅。它们才是南极的标准“居民”。

“巴布亚企鹅头上有一块白斑，像戴了一块头巾一样；南极企鹅下巴

处有一条黑线，感觉就像帽子下垂的带子一样，因此又叫‘帽带企鹅’；阿

德利企鹅是我们在动画片里最常见到的企鹅的原形，可能是因为它比较

好画的缘故，因为它肚子全白、头全黑，身上没有其他任何花纹。不过在

一些非常科学的动画片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企鹅，比如《白熊咖

啡厅》；帝企鹅则是长得像保龄球瓶一样的，而我们在各类绘画作品中见

到的长得像猕猴桃一样的企鹅是王企鹅。”

恩特告诉记者，南极一年只有两季——冬季和夏季，每年的 11 月

到次年的 3 月是南极的夏季，也是赴南极旅游的最佳时机。但即便是

暖季，气温也在零下 34摄氏度到零下 20摄氏度之间。

“进入冬季时，所有的企鹅都向北走，只有帝企鹅向南走，虽然那里寒

冷，但是帝企鹅有抱团取暖的习惯，因此它们和其它企鹅的节奏不太一样。”

恩特去南极的时候，正是那里的夏初，正常情况应该可以看到除了

帝企鹅之外的其它三种，而除了这三种他们还看到一种不应该看到的

企鹅——一只“特立独行”的长冠企鹅。

“长冠企鹅长得很有个性，头上有两撮金毛，像两侧伸出来。照理

说，这种企鹅应该在比我们所处的位置更靠北，我们却在一处布满南极

企鹅以及它们的巢的聚居地看到中间躲着一只长冠企鹅，坐在那里守

着自己的巢。”

“长冠企鹅和南极企鹅都不是一个属的，不能繁殖后代，但这只企

鹅却一直跟随南极企鹅群生活。”恩特说，“据经常到此处的其他科学家

说，这只企鹅在这里至少已经三年了。它们冬天下海捕鱼，每年的繁殖

季这只‘个性’的长冠企鹅都会跟随南极企鹅群回到这里。”

有关企鹅的趣事还有很多，比如企鹅也是非常聪明的动物，网上有一

则流行的动态图，是一只企鹅从另外一只企鹅的窝里偷石头。“这是《冰冻

星球》中的一个片段，主角是一只阿德利企鹅。”恩特说，“因为大部分的企

鹅的巢不是在冰上的，它们要等到石头露出来，用小石子堆成一坨。”

“我们知道，在南极小石子也不是那么好找，于是乎有些企鹅就踏

上了‘犯罪’的道路。”

恩特还为记者科普了一下企鹅这个名字的由来：“Penguin 这个词

本来是给大海雀的。大海雀是一种生活在北极圈的黑白相间的鸟，但

是在 1844 年就灭绝了。后来人们到了南极以后发现企鹅和大海雀很

像，所以就用同样的词来形容它。”

延伸阅读
南极“土著”的那些事儿

“早晨阴转少云，风速 8节，气温零下 4度。抵达南纬 64°50′，西

经 62°33′的纳克港（Neko Harbour）。这个名字来源于曾经多次在

此停留的一艘鲸鱼加工船。”

“这里的积雪还没化，大部分成年巴布亚企鹅（Pygoscelis papua）都

在岸上等待雪化、露出自己去年的巢。”

这不是动物世界的独白，而是一位南极访客在旅行时写下的日

志。遥远、美丽、孤独、神秘的南极洲让人心驰神往，也逐渐成为越来

越渴望看世界的人们新的旅游目的地。就在刚刚过去的马年春节，

一个上百人的中国旅行团就造访了这个冰封极地，并到南极长城站

参观旅游。

尽管工作繁忙的长城站安排了专人接待，但国家海洋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南极旅游需要规范，相关管理条例亟待出台。

南南极，爱它就请不要打扰它
文·本报记者 刘晓莹

“我们首先飞到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这里也是南美洲的

最南端，从这里再坐船出发，前往南极半岛。”恩特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

学古生物学专业的一名留学生，去年年底，他以随船顾问的身份跟随一

个南极旅行团来到南极。

船一路向南，就抵达地球上最高、最寒冷、最干燥、最多风的洲。恩

特告诉记者：“虽然行程一共是 27 天，但因为很多时间在路上，真正在

南极待的时间只有 10天。”

由于恩特所在的团人数不多，因此旅行团内的游客单人费用要达到

8万至 13万不等。而据相关报道称，此次春节期间的百人旅行团，各种

活动和推广让南极游竟然也出现了“跳楼价”，团费最低只要8800元。

尽管随团的价格不菲，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由衷地爱上极

地风光给人带来的独特体验。游戏制作人郭炜炜春节期间也来到南

极，经过 40 小时的航行穿过德雷克海峡，郭炜炜还见到了传说中的雪

龙号。他不禁感叹南极之行带给他的震撼：“到了世界的尽头也意味着

一切的开始。”

南极半岛冰川俊俏，各种雪峰形态各异，风平浪静之时倒映在深蓝

的海面，景色令人震撼。据恩特介绍，这里有世界上鸟类密度最大的地

方——乔治亚岛，还有壮丽的海峡以及令人赞叹不已的自然风光。“尽

管天寒地冻，这里仍然有很多生物，而其中大多数都是平常很难见到

的，比如企鹅、海豹、信天翁和各种海鸟……”恩特说。

游客感怀
世界的尽头也意味着一切的开始

据恩特讲，南极公约里有相关的规定，除非必要，任何东西不允许

带到南极半岛上，“这当然也包括食物或排泄物。”恩特说，“所以我们只

能上午登陆一次，下午再登陆一次，三餐都能在船上吃，睡觉也在船上

睡。什么都不让带到岛上去。”

恩特介绍，在下船之前，随船人员都要先上好厕所，而且都要穿高帮的

胶靴，上下船之前都要踩在一只装有专用消毒液的铁皮箱子，把整个鞋子

刷一遍进行消毒，保证一些微生物不被带到岸上也不被带回船上去。

除此之外，南极公约里有相关的规定，比如不能够主动接近野生动

物五米以内，也不能站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事实上我们都是遵守这

些规定的。”

“来到南极，第一眼看到企鹅的时候你会很激动，但是连续好几天

看到企鹅的时候就不会再那么兴奋了，这个时候真正好玩的是看动物

的行为，而非看动物本身。”恩特说，“如果你为了照一张好的照片而靠

得太近，动物只会表现出一种行为，就是逃跑，那样就不好玩了。”

“所以对于游客来说，若想看到漂亮的南极景色也不应该打扰这里

的生物。”恩特说。

有“约”在先
来不带来、走不带走，南极之旅规矩多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日本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无线超薄传

感器，把它安置在纸尿片内，尿片一湿，看护就知道。

由东京大学材料科学教授染谷高雄等人研发的这个传感器比羽毛

还要轻，粘在肌肤上也不会感到任何不适，制造费只需几美分。

据介绍，这种超薄膜传感器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将它揉成团，它仍

然可以工作。这种薄膜可用于监控各种身体数据如体温、血压及肌肉

或心脏电子脉冲等。

染谷高雄说，研究小组将进一步改良，减少其用电量，之后再广泛推

行使用。据报道，除了可植入婴儿纸尿片之外，这项新技术还适用于成

人纸尿片。日本因老龄人口不断增加，成人纸尿片的需求已越来越高。

纸尿片

植入传感器

使用情况一目了然

提起发射卫星，你一定认为那是件既高深又花费不菲的事。加拿

大发明家理查德·格拉夫想出一个简便方案。他打造一门超级加农炮，

据信发射后的强大威力可以把一颗微型立方体卫星送入近地轨道。据

报道，格拉夫希望于今年五、六月进行首轮测试。

格拉夫住在科克伦，给自己打造的超级大炮取名“星火太空加农

炮”。它由传统加农炮改装而成，改造后的炮筒长约 13.7 米，炮管口径

为 20厘米，用以填充微型卫星。

英国《每日邮报》日前刊登出星火太空加农炮早期原型的照片。炮

体呈银灰色，架在地面上一个长形支架上，后方竖立着一个可调试仰角

的支架。

依照弗拉格的理论，传统火炮用于卫星发射需携带一个巨大的燃

料装置，燃料燃烧过程中会产生极大压力，压力导致过载过高。他说，

星火太空加农炮可以把推进剂分散装载，发射时，推进剂依次被点燃，

这将使压力和过载明显降低。格拉夫说，他最担心的问题是发射时大

炮的威力小于预期，导致微型卫星尚未进入预定轨道就掉下来。

此外，由于卫星没有安装先进的自毁系统，格拉夫需在测试前向有

关部门递交申请，待通过安全性评估后才能开展测试活动。

加拿大发明家

将用超级大炮

发射卫星

许多哺乳动物都利用脸上特殊的毛发感受无法看到的物体。研究

人员早就意识到，人工胡须可以帮助机器人感知周围的世界，但是直到

今天，在胡须感应器方面的尝试都显得笨拙和效率低下。

近日，一个科学家团队利用尖端材料，开发出与真正胡须的敏感度

和大小相似的电子胡须。该团队在灵活的硅橡胶线表面覆盖了一层碳

纳米管（碳原子长链）和银纳米粒子（小束银分子）的混合物。碳纳米管

可以提供灵活性和耐久性，而银纳米粒子则使其可以测量胡须的微小

变化。每根胡须发生弯曲时，其内部电阻就会发生变化。研究人员使

电流在胡须中经过，从而测量电阻的变化以及弯曲的程度。该设计比

之前的尝试要灵敏 10多倍，每根胡须能探测到的压力类似于一张美元

放置在桌面上所产生的压力变化。

研究人员日前将该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上。该团队称，其技术将来会帮助工程师制造更易于穿戴在身上的电

子产品，比如灵活的心脏检测仪以及为机器人设计的更灵敏的传感器。

新型电子胡须

使用纳米材料

灵敏度与真胡须相似

据英国《每日邮报》2 月 9 日报道，英国三胞胎兄妹同时成为受精

卵，但妹妹伊丽莎白的胚胎在冻结 5年后才植入子宫。因此，三胞胎妹

妹伊丽莎白比哥哥詹姆斯和丹尼尔整整小了 5岁!

据三胞胎的母亲尼古拉介绍，当她向人们介绍这三兄妹是三胞胎

时，人们都觉得难以置信。尼古拉和丈夫是在 1998 年结的婚，但尼古

拉输卵管被堵塞，婚后 15 年都未能怀上孕。于是，尼古拉夫妇决定去

做试管受精。在 2008 年，试管受精的第二个疗程，尼古拉排出了 14 个

卵子，8 个成功受精。两周后，她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2008 年 11

月，双胞胎兄弟詹姆斯和丹尼尔顺利出生。

尼古拉夫妇俩决定，继续接受治疗为兄弟俩生一个妹妹。尼古拉

说：“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妹妹可以照顾的话，兄弟俩的社交技能会得到

提升。”于是，5年前同时受精的妹妹伊丽莎白的胚胎被解冻、植入子宫

并顺利降生了。

试管技术让

英国三胞胎兄妹

时隔5年降临人世

■第二看台

冬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泉吉乡境的青海湖冻得

结结实实的。牧民南加蹲在冰面上，凿开被冰封住的下网洞，小

心翼翼地从网里取出被困的湟鱼。

被网目不足 1.5 厘米的粘网挂住的湟鱼拼命挣扎着，盗捕分

子使用拉网器后留下的一节节已经生锈的废电池散落在下网的

坑洞边。湖面狂风呼啸，气温已降到零下 20 摄氏度。短短 1 小

时，南加和他的同伴们拉出了 5 张渔网，近百条湟鱼从他们冻得

通红的手中回到了湖中。

湟鱼学名青海湖裸鲤，是青海湖的独有物种，2004年被《中国

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濒危物种，目前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受上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过度捕捞影响，湟鱼资源量一度

由最初的 32 万吨下降到不足 1000 吨。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从

上世纪 80年代，青海省就开始进行封湖育鱼，如今已进入第五次

全面封湖育鱼期。

“它在青海湖里自由生活了起码 10 年，就因盗捕分子的网断

送了性命。”南加捧着一条长约 20 厘米、在挣扎中腹腔破裂的湟

鱼惋惜地说道。

今年 50 岁的南加一直生活在青海湖畔，目睹了因人类活动、

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改变。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野生动物的生

存空间却愈发狭小。上世纪 90 年代，当家乡的大多数人还在计

划如何增加牲畜增收的时候，他卖掉了家里的牛羊，踏上了青海

湖环保之路。

“我真不明白，现在生活这么好了，能吃的东西那么多，为什么

偏要拿这么珍稀的湟鱼尝鲜呢？”南加说，一旦湟鱼数量减少，水鸟

将不再栖息，湖中将藻类泛滥，最终将导致青海湖变成“死湖”。

他拿出以前做生意的积蓄，用近 20 年的时间守护着青海

湖。为了保护湟鱼，他组织了牧民巡逻队，志愿者来自环湖地区

的各个村庄，多时上百人，少时几个人，见垃圾便捡，见渔网就放。

“青海湖这么大，盗捕分子狡猾得很，光靠渔政部门，就算跑

断腿也管不过来。”南加说。

为了及时掌握盗捕情况并取证，他们自费购买了望远镜、相

机。环湖 300 多公里，分属 4 县管辖，过去相互来往不多的人，因

为保护湟鱼，将力量拧成了一股绳。

2013年 1月 11日，南加一行 7人在青海湖南岸的安智农场附

近的冰面上遭遇了 100多人的偷捕队伍。当时天黑风大，20多辆

盗捕分子的三轮车将他们团团围住。南加一行见状迅速骑着摩

托车向附近村庄驶去，眼看就要被追上，恰巧遇到行进中的同乡

摩托车队伍，盗捕分子见牧民志愿者人多势众，才逐渐散去。

这样的险情和遭遇并非个例，但南加不畏险阻，其勇气和坚

持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环保。

2013年入冬后，青海省组织了多次专项行动打击盗捕。南加

欣喜地发现，这个冬天冰面上的下网坑洞明显少了。但他仍然担

心严厉整治过后，盗捕又会死灰复燃。

“法律对盗捕打击的力度不够，盗捕分子被抓起来没多久又

回来重操旧业。保护青海湖需要发动更多的人，除了渔政，希望

工商、旅游、路政一起参与。”南加说，“当然，关键还是人人管住自

己的嘴，鱼没有地方可卖，盗捕分子没钱可挣，湟鱼才能得到真正

的保护。”

就民间保护层面而言，南加希望依靠社区年轻骨干力量，把

青海湖畔的牧民合作社发展为青海湖的原生保护力量，通过各个

村社间的联系协调，建立起一支高机动性、成规模、组织化的志愿

队伍，形成一种科学高效的联动保护机制。

“只要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我们的圣湖一定能成为湟鱼的天

堂。”南加说。 （据新华社 吴光于 李亚光 林南威）

谁来阻断湟鱼盗捕黑手？

遥远、美丽、孤独、神秘

的南极洲，不仅是科学考察

圣地，也是人们向往的旅游

天堂。据去年在长城站越

冬的人员统计，来站上旅游

的人员达到了 1600 多人

次。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

涌入，完全打乱了长城站正

常的考察活动。

恩特摄


